
（一） 大湳部落依著祖靈的指引，找到回家的路－潘秋榮 
【訪談者基本資料】 

姓名：菈露‧打赫斯‧改擺刨 
職稱：族語老師 
訪談者簡介：蓬萊國小的族語老師 
 
【受訪者基本資料】 

訪問類別：□文學家□藝術家□傳藝師□耆老歲時祭儀 

姓名：潘秋榮 
族名：（中文譯名） 
     （羅馬譯名） 
族別：賽夏族 
性別：男 

年齡：55 

居住部落：大湳部落 

受訪者簡介： 
潘秋榮為中央民族大學博士，曾任中央廣播電台編僎、導播、賽夏族民俗文

物館館長等職，目前擔任苗栗縣議員，研究興趣為賽夏族文化研究、中國西南民

族文化研究等。 
 

【訪談基本資料】 

訪談日期：2011 年 7 月 20 日 

訪談地點：大湳部落 

訪談者：菈露‧打赫斯‧改擺 

受訪者：潘秋榮 
紀錄者：菈露‧打赫斯‧改擺刨 

 

【訪談說明】 

訪談價值： 

現任縣議員，前賽夏族文物館館長，知悉賽夏族祭典儀式。 
訪談過程描述： 

首先請潘秋榮先生就自己的生活環境作介紹，還有出生背景及教育。爾後談

論到潘秋榮先生「回家鄉」的想法是從哪裡來的?回來之後，這麼多的文化復振

過程中，潘秋榮先生對自身文化的認識增加了多少?最後，是針對賽夏族祭典儀

式過程的說明與敘述。 
 

【訪談內容】 
訪談者：潘先生請問您的出生背景以及教育。 



受訪者：我是 1956 年出生在南庄鄉蓬萊大湳部落的人，我知道大湳、大坪部落

的分布在賽夏族來講，主要是姓潘 Sawan 家族在居住。在部落裡面我

父親過去職業是警察，所以一直跟著爸爸在派出所，像蓬萊派出所也待

過東河派出所、石壁已及鹿家派出所也都待過。所以到了十歲左右都在

蓬萊生長，十歲以後就跟著父親，父親原來當警察，後來辭掉警察的工

作到船上工作，十歲以後就跟著爸爸到高雄去了。那個時候大概小學

四、五年級，我在鳳山小學畢業，在鳳山也念了三年的國小。十五歲以

後，就到工廠新竹的工廠做了一年的工作。事後因為要升學的關係就進

了軍中的士官班，高中在那邊唸，後來又在那裡服役，所以總共是八年

時間，於是到了 25 歲才退伍，退伍後在台北工作一直到了 27 歲的時候，

覺得自己的學歷不太夠，於是我就考了當時的考試進了現在叫世新新大

學，以前叫做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廣播電視這個科來唸，四年後畢業。

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已經在中央廣播電台工作，工作將近十五年的時

間。後來到了 1995 年民國 84 年，那時候原住民運動剛剛興起，在街頭

上常常看到原住民在街頭上為了自己的權益在那裡爭取、吶喊、衝撞，

後來因為我是在體制內的團體工作，老實說，那時候不是很方便在街頭

上，何況是在戒嚴以及解嚴的前後，心裡都有ㄧ些恐懼感。但是心裡面

是覺得說原住民有那麼多的議題嗎?於是那時有機會考上政大的民族

所，去通盤瞭解原住民的問題，也開始回頭來看自己的賽夏族的文化。

到了碩士班畢業之後有感於說國內民族學的教育，在當時比較偏向於研

究，事實上我的姓去非常廣泛，於是我又到了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班就

讀。做西南民族的研究，我的研究課題是基諾族和賽夏族的文化變遷，

我們怎麼樣去做適應，因為我們都是小的民族，是不是能找一條路生存

下去。大概就是這樣，從小學、國中、高中到了大專、研究所、博士班

一路走來就是這樣子，花了很長時間總算達到目標。 

訪談者：過去您都一直在外面生活，怎麼會想到回鄉？ 

受訪者：很多人問過我這個問題，就是我剛剛講的出生背景，我十歲以後就離開

部落，有ㄧ段時間也對原住民議題非常非常得好奇，當時進了政大民族

所之後就常常回來做田野調查，雖然在過去家族當中有事也會回來，像

生命禮俗生老病死，家族中有什麼事都會回來，畢竟是較偏向一個部

落，而且是家裡面的事。我們一般都不會談到文化類的東西，雖然我們

參與了很多，後來我會發現文化的一部分，但是畢竟不是很有組織及很

有意識得去了解。到了民族所之後，我發覺我對賽夏民族的事務、文化

了解非常非常得少，自己對語言部分也非常的陌生，當時回到賽夏族部

落，也等於一個外族人回到自己部落是一樣的。所以我就有感於這樣一

個缺憾，就在我的論文，原來並沒有想到要寫賽夏族，原來我對藏族有

興趣，後來聽了老師的建議，還有我自己的興趣轉移，於是就轉而回來

做自己賽夏族的研究。到目前為止，這個決定我認為是對的，可以對本



民族的文化做更深入的了解，於是乎就在大概 1990 年代開始，我就常

常回來甚至參與，甚至我的碩士論文也寫到祈天祭儀式的部分，我感覺

這樣子能夠對自己有一個交代，也順便更深入的從學術上來了解，同時

從田野出發，更補強我對於學術工底理論，大家過去對於理論的一個探

究。我現在可以用田野調查的方式相互作印證，所以賽夏族研究是我終

生的職志，到目前為止還常常做一些，一方面是研究案一方面是委託

案，常常還是作賽夏族的研究，因為持續不斷的收集各方面的資料，準

備將來假如有一天退休之下來，好好的做這方面的論述，希望對於我們

後代的賽夏族，及當代的賽夏族文化能夠有所了解，所以這樣得一個出

發點現在講起來是可以的。 

訪談者：潘先生您在回到部落前，對賽夏族文化了解有多少？ 

受訪者：是，我回到部落大概四十歲左右，在之前就是斷斷續續在報章媒體也好，

或是一些學術期刊也好，多多少少有一點了解，但那是屬於文字上書面

上的了解，而且多半不是賽夏族人自己寫的論文或者是一些報導，尤其

是新聞報導一般都是漢人新聞記者寫的，他們對賽夏族的了解，本來就

現在我知道就是非常粗淺的報導，所以當時我們用這來了解賽夏文化，

當然也就更不如這些記者了，當時在市面上對賽夏族的研究的成果很

少。以前因為工作的關係又很少回來，我大概那時回來時，我的印象深

刻，就是說我的先祖父過世因為我是長孫，我的祖父病危常常會回來，

後來我的祖父往生，我們親戚就用賽夏族的傳統的民俗，對我跟我祖父

之間的關係做為連結，就是我們剪一些祖父的頭髮，還有他大拇指的指

甲剪下來，然後剪下來的大拇指指甲部分，象徵的刺到我的大拇指的指

甲蓋裡面，我當時並不了解為什麼會這樣，但他就是這樣對於長孫的一

個在喪禮上應該有的儀式，我居然很好奇為什麼是這樣子，後來當然知

道是怎麼回事，就是說賽夏族有這樣一個傳統，長孫就繼承一些他的能

力也好，他的一些祈望也好，甚至我們了解賽夏族的名字就事命名的制

度，我們長孫跟祖父的名字是一模一樣的，所以我繼承了祖父的名字，

說不定也繼承了他的品德他的道德以及他的能力。對我來講是一個終生

難忘的儀式，這是對賽夏族一個粗淺的了解。還有就是更年輕的時候，

那時候我父親還在，我父親在當警察辭職之後就到高雄港當船員，有ㄧ

段時間家裡面經濟環境是不錯，我繼德國中一年級的時候全家回來，後

來我才知道那是我們賽夏族回娘家的ㄧ個儀式當中的種，大概有ㄧ些成

就了之後呢就回來了。非常有意思，但是我開始我不了解，但是我知道

很多大人對於這個非常盛重的做這些儀式，現在回想起來賽夏族的文化

他其實也滿博大精深且非常深入，但是就這樣子我還是不太了解，後來

很多的我的台北朋友同事他們知道我是賽夏族人，就對我說，你們賽夏

族有矮靈祭當時也叫做矮人祭，那麼有名那你有沒有參加過？說實在的

在我的記憶中沒有參加過，也許我的父母親在我小的時候帶我參加過，



我已經沒有記憶了，所以我參加巴斯達隘已經很晚，但是一旦參加，我

到在也沒有中斷過，每次都會參加定期的參與裡面籌備已及祭典的事

務。所以回來之前我幾乎對於本民族的文化也可以說是一片空白，這是

後來我為什麼那麼努力繼續來專研及研究我們賽夏族文化，道理也在這

裡，就是用很快的時間來趕過去的不足，到目前也還有一點小小的基

礎，但那還是不夠，希望有更深入的了解。 

訪談者：潘先生請問祈天祭是不是分大小祭，主祭人選及儀式有什麼不同？ 

受訪者：我們知道祈天祭，一般只知道這三個字並不了解其中的內涵，我們最粗

淺的分別就是說，祈天祭確實有分大祭跟小祭，其實大小這也是一個概

念，因為祈天祭每年都有，他跟巴斯達隘的時間是有一點錯開，大祭是

跟巴斯達隘的隔年，小祭是跟巴斯達隘同年，大祭是三天才叫大祭，那

麼小祭是一天，大小祭的主祭是不一樣，大祭是由大湳部落來擔任，小

祭則是由大平部落來擔任，有不同傳承的系統，所以每年都有祈天祭。 

訪談者：您是祈天祭主祭家族一份子，可不可以為我們講述祈天祭的儀式。 

受訪者：我自己的碩士論文也是寫祈天祭，剛才講到大祭三天、小祭一天，小祭

的一天就等同於大祭的第三天，一併來說，那麼大祭的三天第一天也等

於是’ayalahoru.就是跟矮靈祭一樣，就在河邊來商討，商討的時候跟

所有的長老，各姓氏的長老要聚集在河邊來商討這一次的祭典要怎麼進

行，上一次的缺失要怎麼改進。我們第一天’ayalaho 的地點跟矮靈祭

的河邊不一樣，南庄的中港溪從南庄鄉公所就分成兩個支流，一個是大

南河或是南河，一個是大東河，矮靈祭是東河，那麼祈天祭就在南河。

早上是通常各姓氏長老到了，就可以開開會大家抒發意見，到中午就結

束了，我想祈天祭跟水有很大的關聯，基本上他是跟農業有關的祭典，

所以水的因素很大，所以第一天跟第二天都跟水有關。剛才講’ayalaho

過了我們就解散，到第二天我們會殺豬，在現在蓬萊村下來的下庄這是

跟水有關，我們會訂一條豬，當天也是很多人會到那個場地去，那個場

地也不是固定，會隨著遷移而異動，目前為止是在那邊。殺豬是由男性

來做工作，我們很特殊的是說，這個祭典由潘姓來做主祭，潘姓廣義的

來講的話包括錢姓以及根姓，所以就由這幾個家中的男子來做殺豬的工

作，同時在裡面有類似的工作，祭典繁重的工作就由家中的成員來擔

任。女孩子就在殺豬河的上游一點來做廚房的工作，像是煮飯也好，殺

完豬之後豬肉的處裡也好，都是由我們潘姓的媳婦來擔任。有一點我們

要提到的就是說我們殺豬，一般的台灣人都會珍惜它的豬血都會保留下

來，賽夏族人殺豬之後就在河邊就把血放掉我們並沒有保留血，一方面

是說並沒有這樣的習慣，再一個象徵意義是說，把這個不好的汙穢的東

西順流而下把它沖走，有一點點就是除穢的觀念。到了中午豬肉也處理

好了，飯也煮好了，每個姓氏就拿著肉串另外就是竹杯酒來向東方祭

拜，祝禱這個祭典能夠順利也跟(因為祭拜的神是雷女)祂做溝通，希望



能夠在祭典當中，保佑我們這一次能夠風調雨順五穀豐收這類的話。到

了第三天我認為人類學蠻值得去探究的，我每一次參加每一次都有很好

的感受，因為過去來講的話祈天祭，第三天我是在主祭的家裡面，現在

來講的話小祭是在家裡面，那是因為在 199 幾年的時候原來大祭的家他

已經搬家了，就把他的老宅興建透過政府雙方面的合作，將原來的老宅

興建成祈天祭專用的祭場，這個祭場變成說每兩年一次就到那個祭場當

中，我們參加祭典的成員不分男女老幼都會到那邊去祭典。第三天整個

是在祭場祭屋裡面來進行，首先我們應該是在舉行祭典之前，已經把生

的小米就是當季的小米運到祭屋裡面，第三天一開始我們是在祭屋裡面

來處理這小米，小米的處理因是生的所以要先烘烤在火塘上面烤乾，烤

甘之後要撥穗去骨，不過這是要用舂打的方式，然後洗乾淨之後要蒸

熟，這一連串要經過好幾個小時，所以我們的族人這個時間都會在祭屋

外互相聊天聯絡感情。當天我們要吃兩種的米糰，一種是糯米團一種是

小米糰，我們首先吃糯米團大概中午的時候，糯米蒸熟後是由姓潘的男

孩子揉成個人能吃的分量，大小不一的米糰放在米籩裡面，由我們男子

抬到祭場裡面，那時候參與的族人都已經坐好，我們在吃這些米糰的時

候呢，是要緊閉門窗的，要把門跟窗子都關起來，然後大家不能發出聲

音不能聊天，要安安靜靜的吃完米糰，吃完就可以出來，但是門窗還是

關著等到所有人都吃完才打開。那吃小米的時候也是這樣子，在一來一

往之間就有段時間，這中間有ㄧ個特色，前兩天我都提到跟水有關，第

三天反而不能碰水，這因為我們祈天祭的性質，既有祈求雨水的性質，

也有祈求雨水不要太多因為怕鬧水災，這兩種性質一個是向水一個是不

向水，在中間就非常嚴謹，所以常常有ㄧ些族人他在明瞭這性質的中

間，就會向我們要茶水跟酒，但是我們做為主辦人性質按照傳統的規定

就沒有供應，有時候也會有ㄧ些誤會，但是經過我們解釋之後大部分都

能夠接受。這個過程大概到三點多的時候就比較緊張起來，就是說我們

在處裡小米的時候還有一個規定，就是當主祭的因為是大祭，主祭人選

當然是固定那是一直傳下來的，但是捧供品獻祭的每一次都會有不同的

人選，這是用竹占，占卜的形式來選出的，成員就是只要是我們姓潘的

有資格傳承這個主祭系統的男子都有資格來獲選。每一次的祭典都不一

樣的人，當這兩位主祭跟這個選出來的人，在處裡小米每一個步驟之

前，我們的新生兒都可以去，就賽夏族的傳統去摸背，去摸他的肩膀，

祈求這個小孩能順利的健康的成長。大概每一次都摸兩次就是這個過程

當中，每一次看到我們舉行這個祭典的時候，都有很多的小朋友由父母

親帶著來做這個儀式，感覺到說即使這麼現代，但是賽夏族人對於傳統

他的信仰以及堅持都還存在著，這一點讓我真的非常感動，然後大概四

點多五點的時候，那時候因為我們祈天祭的祭典大部分都是農曆的三月

中旬左右辦理，那個時候天黑的時間比還夏天要早一點，所以大概五點



多一點就會天黑了，所以我們大概四點多就把第二天處理的豬肉留給第

三天來使用，我剛忘了講就是在第二天舉行殺豬的儀式，大部分的豬肉

就當場由族人就這個米飯來吃完，還有一部分的豬肉就留到第三天使

用，處裡的人主要是潘家的媳婦，所以第一天有碰到豬肉的女性，到了

第三天我們就不能再碰小米，這個大概有這樣的習俗。到了第三次在蒸

小米的時候就已經結束，小米蒸完之後，主祭會準備一個小的竹編大概

一公尺左右見方直徑一公尺左右，在上面放七片賽夏語叫做 rikal 的樹

葉，葉子是上下兩片交疊著，然後上面要放小米、豬肉以及一、二串的

貝珠賽夏語叫 Siloe’，時間到之後所有的族人，主要是男性就到離這

個祭場大約 100 公分的方面向東方來獻祭，這時候就將獻祭品放在地上

就連最珍貴的貝珠也在那個時候，要拋棄獻給天上的神，之後就趕快回

來不許在路上停留，雖然路程很短也不能回頭要趕快到祭屋裡面，到祭

屋裡面就分享前一天留下來處裡好的豬肉，吃完豬肉就把門打開，吃豬

肉的時候也要緊閉門窗，確定大家吃完就把門打開。習俗上是要趕快離

開不能久留，這跟我們很多的傳統儀式不一樣大家是留客人的，但是祈

天祭是不能留下來大家要趕快回家。這是在操作祈天祭儀式的過程在第

一天是河邊會議，第二天是殺豬，第三天在祭場來獻祭。但是按照文獻

來看，在過去聽說在日本時代他們做紀錄的，也有老人家回憶，也等於

是一百多年前就是在日據時代之前他們的回憶，說祈天祭舉行的時間很

長不像現在大祭是三天，過去聽說為期聽說是一個月，那麼我們很多族

人散布在各處，從五峰也好獅潭他們來參與的都是步行的，而且都是山

路，中間還要露宿還要再過來祭典就沒有那麼快結束。也聽到說小米在

運送過程當中或著在搬運過程當中，它是要蓋著不能見天的、不能見太

陽光，所以過去是用山羌的羌皮，用羌皮裝到背簍背到舉行祭典的地

方。後來我們詢問有沒有這樣一個說法，就是差不多為期一個月，長老

們的記憶就是在幾十年當中也沒有聽到，我猜想即使有也是在日據時代

日本人比較喜歡主導原住民的文化，是不是當時已經被更改，還是說因

為時代的關係及交通不方便，而這樣的習俗就慢慢的改變。因為我大部

份不管參加巴斯達隘也好、祈天祭也好這兩個全族性的祭典，現在我們

要到祭場到任何一個祭拜的地方都可以開車，以及騎摩托車前往，不像

過去完全要用兩條腿步行，所以時間拉得非常長，或許是因為這樣子我

們的儀式才有一點點變遷，或著是說過去賽夏族人在舉行祭典的時候，

根據文獻上的記載也是不准族外的人來參與以及窺看，那麼你犯規的話

還要罰，豬也好牛也好，罰一頭兩頭這樣，還有文獻記載，因為辦理地

點是在南庄，南庄有中港溪，前面有說到我們’ayalaho 的下游一點有

依個叫烏蛇嘴的地方，聽說我們族人要摘柚子的葉子很多族人圍在河

邊，河水的急流旁邊用竹子把河水圍起來之後，用柚子空隙填好這樣一

個象徵好像是說阻攔某些什麼事情這樣。這都跟我們一些歷史傳說有



關，祈天祭祈時是有非常豐富的民俗說法及傳說。另外就是說，祈天祭

的性質因為我們是祭拜雷女，所以在我們後來慢慢了解到我們非常著名

的矮靈祭祭歌裡面有專門來敘述雷女的ㄧ首歌，這首歌在我們舉行巴斯

達隘的第一天晚上的午夜的時候，就會停止跳舞的隊形大家立正站好，

聽長老訓話之後，要站在那邊唱這首歌，也可見其實雷女的地位，在賽

夏族不管傳說祭典當中，或者在人民的心目當中其實是非常強大的，她

的地位雖然我們知道好像在巴斯達隘比較為人所知，但是事實上雷女的

地位大家只要知道我們賽夏族的習俗的人，都認為是她的地位是非常之

高的，舉例來說，在矮靈祭舉行前兩天薦晚餐賽夏語叫 pakSa:o’，很

多姓氏都會做唯獨我們 Sawan 沒有做，說法上就是說是事實上雷女的

地位是非常高不需要做這樣的儀式，所以這樣薦晚餐的儀式，我們姓潘

的ㄧ向就沒有參與，我也不太曉得裡面ㄧ些比較詳細得情況。像總總來

說，一個是祭典限制就是祭拜雷女，雷女故事傳說就是在過去生活非常

困苦，天上的雷神看到賽夏族生活的情況非常糟糕，於是乎就命令的女

兒雷女叫做 wa:en 來用葫蘆帶著小米種子到人間就嫁給我們賽夏族的

人，並且帶著小米種子到賽夏族耕種，這個就是賽夏族從漁獵社會進入

了農業社會的一個開端，所以她是一個偉大的農業神，後來祈天祭得性

質是跟農業有絕對的關係，因為跟水有關跟灌溉跟雨跟我們收成有關，

這樣的來源及後來的儀式總總，都跟農業有非常密切關係的。我剛剛講

就是這樣子的ㄧ個是跟水有關，前兩天跟水有關第三天又是跟禁忌有

關。另外緊閉門窗就傳說過去我們曾經跟過去朝代的部隊打仗，因為我

們佔得比例是地利人和對於不怕的外族戰爭，但是這個外族就利用下毒

的方式毒害了我們賽夏族的勇士，結果打了敗仗，於是乎就有這個儀式

的產生，我們在吃這些東西的時後就要把門窗緊閉，以免由風帶來病

菌，所以一定要緊閉門窗，可以說雷女既有醫藥這樣ㄧ個神奇的性質，

所以既是農業恐怕也跟醫藥有關，就是說跟人們的健康有關或著是抵抗

病菌有關的。祈天祭在過去有一段時間大概因為主祭還有人選產生困

難，還有互相來爭奪的關係比較沒有讓外人知道，一直到這二十年當中

因為已經穩定，主祭人選也已確定，我們每二年舉行ㄧ次大祭ㄧ向都非

常順利，但是我們的想法是這樣的不需要太多的外人干擾，所以祈天既

的時候都不向賽夏族以外的人發布，也不跟媒體來做宣傳，所以知道的

人很少唯獨族人知道，這樣也好，我們因為沒有外族人干擾，不必去對

別人的感受，用最傳統的方式來進行我們的祭典，那麼跟巴斯達隘因為

有成千上萬人來，他有些措施不得不面對這些希望用觀光的角度來的外

族人，他有些改變，但祈天祭還是等同於過去實際的方式，維持最傳統

的操作模式。 

訪談者：祈天既是非常古老的祭典儀式，根據你的看法，祭典的現代意義在哪裡？ 

受訪者：我剛提過了，祈天祭雖然非常古老，他是真的非常古老的一個祭典，而



且我們仔細看好多他進行的模式，在賽夏族其他的祭典是看不到的，就

像說我們要吃東西那種緊閉門窗的儀式，就好像在別的祭典就是看不

到，唯獨祈天既有這樣的儀式，可見得他是非常古老，古老又不為人知

的，只有我們賽夏族知道。所以一方面我們用最古典的方式來操作祭

典，但是到現在我們可以像現在有氣象預報，過去我們對於天氣的知識

非常貧乏，所以一方面要靠天吃飯，所以雷女她農業地位是的非常高

的。但是現在無論是漢人或是西洋人也好、賽夏族人也好，透過現在科

技的衛星來了解氣象就準確多了，所以我們會發覺到是不是這樣祭典性

質會降低地位降低，在我看來他已經轉化，已經轉化成我們的信仰中

心，像雷女很多標誌就是我們熟知的萬字型，常常會出現在我們的衣服

的服飾織布布紋裡面，或是現在文化創意的工藝品裡面，已經用最古老

的方式用現代的手法來包裝。同樣的，這樣的祭典來操作，在我看來除

了過去的農業的性質價值之外、醫藥的性質價值之外，其實它已轉化成

我們賽夏族人自我認同最重要的祭典之ㄧ，包括巴斯達隘也好。就是當

我們在操作這個祭典的時候，因為它的文化包羅萬象，當我們參加祭典

的時候，我們的晚輩們、我們的子弟們參加就會了解到好多好多我們賽

夏族最細節的部分，也就是文化最精緻的部分。所以他要了解賽夏族的

文化來參加巴斯達隘也好、來參加祈天祭也好，說不定會對他有更多的

收穫。就如我剛開始講的，如果說我們能在一開始就參加祭典，在田野

的現場我們就來參加這些祭典的話，其實書本上的知識也好、論文上的

知識也好，是遠遠比不過的這樣一個情況的。另外一個現代的儀式來

說，當我們很多旅外的小朋友跟了父母親到了都會區，有時後兩代了、

有的三代了，他的出生以及長大根本不在部落裡面，大概只知道傳說當

中賽夏族有這樣的祭典。這個時候父母親可以透過這樣子一個因為我們

現在也民族節日的放假，祈天祭或矮靈祭就是巴斯達隘都有放假的權

利，這個時候家長可以帶回小朋友回到部落裡面來參加，究竟什麼是傳

統的祭典，究竟什麼是祈天祭。過去也有一些很好玩的情況，就是說當

我們台灣有很多我們認為是旱災，在我看來是還好，因為我們台灣是寶

島很少超過一個月會下雨的，即使有次數也是非常少，就當有這個情況

的時候大家就會說，你們潘家不是管天氣的嗎？管下雨不下雨的嗎？是

不是這個時後來求雨一下，現在其實科技這麼發達，有時候有些超自然

的現象我們不能解釋的事情，還是有可能發生，那麼我們過去的經驗中

了解到，當這個情況發生的時候真的有時後求雨還真的下雨，也可見得

說好像這樣子也蠻靈驗，所以這樣子的古老的、古典的東西，跟現在的

東西結合它有一個新的意義，所以我覺得祈天祭無論如何在未來的時光

當中它還會存在的，因為它的性質既使改變，但是它的精神面還是存

在，就是有關於賽夏族文化的傳承，透過我們的祭典來讓我們的子弟也

好賽夏族以外的朋友也好要了解賽夏族，要了解賽夏文化的最佳窗口。 



 


